



































































































组”, 中国的“文理分班”, 欧洲的“双轨制”, 美国的
“综合中学”; 中国先设立重点中学然后又取消重点
中学, 等等,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 都有自身的存在
理由,但也都有其缺欠。而关键在于无论哪种办法,
都无法使不同价值观都能接受。 我国当前关于初中
取消重点校的争议, 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矛
盾,实际上在世界上也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只是表现
形式不同罢了。西方甚至有人称中等教育结构问题
是教育问题中的“癌症”,解决这类问题的难度由此
可见一斑。
但是两难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而是说, 在解决
这类问题时,必须抛弃那种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思
考方式,坚持辩证法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
这种问题的解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通常是在
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以强调或发展其中一个方面
为主,而同时又要为另一方面今后的发展留下余地;
等到在另一时期、另一条件下,当所强调和发展的方
面已达到一定水平或已到了问题重重、弊端明显时
(也就是强调和发展另一方面的时机已成熟, 条件已
具备时 ), 再来强调或发展另一方面。正是在这种螺
旋式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高等教育事业才能不断
进步。这一过程中的每一个循环,都会在实践和认识
两个方面比前一个循环更进步。
在国外教育发展史上, 不难找到这方面的正反
两方面的例证。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验是较典型的
正面例子。在学术性和职业性关系上,斯坦福大学的
初衷是要成为学术上拔尖的名牌大学, 但它却是从
强调职业性做起, 在其与硅谷的产学研合作和人才
交流达到一定水准后,再反过来加强学术性, 使其最
终登上名牌大学的宝座, 因而有人戏称斯坦福模式
是“曲线兴校”。 再如哈佛大学在学分制上的三起三
落,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在教学活动的灵活性与稳
定性、多样性与一致性上的两难选择,但每次起落都
不是原地踏步, 而是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向前发展。反
面的例子如美国五六十年代的课程改革,虽然强调
提高质量本身并不错,但由于一边倒地使新的课程
内容只适合于少数尖子学生, 而未给面向多数学生
留下余地,因此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我国的教育
改革中同样有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只是对之
总结不够。
这些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在转
变教育思想过程中, 凡遇到两难问题时,切忌形成一
边倒的局面,也不应貌似辩证地搞折衷。两难问题犹
如一个翘翘板, 只有当两边此伏彼起地不停交替时,
游戏才能进行下去; 无论哪一边过重,都无法玩起
来;而若人为地硬把它弄成天平状,游戏的双方就都
会不乐意。在这类问题上主要应当探讨形成此伏彼
起的良性循环的时机与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
身就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课题。 高等教育思想转变能
否真正成为下个世纪我国高教改革的先导,在一定
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对两难问题解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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